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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字经济时代重建竞争环境 

 

G20 国家需要扩大视野，统一认识：若没有新的世界竞争网络加以制约，跨国企业

将继续从数字技术衍生出的市场中攫取利益，代价却是牺牲普通工人的利益。 

 

  

数字经济的出现在资本和劳动力之间

制造了新的裂痕：单独一个公司，或者一小

群公司，所占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大。超级明

星企业以全球作为其经营范围，并在多个国

家内占据市场主导地位。过去的十五年间，

G20 国家（发达国家及主要新兴经济体）的

市场集中度显著上升。  

为消除这一现象，G20 国家需要构建一

个“世界竞争网络”（World Competition 

Network），重新在全球范围内营造竞争环境。

而且，世界竞争网络的建立有望扭转劳动收

入占比下降的趋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主要发达国家 70%

的GDP以劳动收入的形式体现，剩余的 30%

为资本收入。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

恩斯把劳动收入占比所表现出来的稳定性

视作某种奇迹。但从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之

后，奇迹不再——从全球范围看，劳动收入

占比降至 58%，而资本收入占比升至 42%。  

在数字经济时代，劳动收入占比的下降

主要受两种因素影响。一种是数字技术本身，

如机器人、人工智能，以及机器学习，加速

了劳动者被取代的进程；另一种是“赢者通

吃”的市场机制。占据市场主导地位的企业

拥有随意提高价格的权力而不必担心消费

者流失。明星企业之所以能获得如今的市场

地位都要归功于互联网的出现。越多的人追

捧同一件产品，其吸引力将变得越大。此外，

虽然软件平台和线上服务的开发成本十分

高昂，但后期扩张阶段的费用相对低廉。在

这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较为成熟的企业

能够在减少人力成本的同时继续其扩张之

路。  

一旦这些企业在各自选定的市场中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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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自身主导地位，这种新的经济环境会促使

它们追求种种反竞争手段来确保不会有实

际或潜在竞争者出现。根据经济学家 David 

Autor, David Dorn, Lawrence F. Katz, 

Christina Patterson 与 John Van Reenen 的研

究，美国市场集中度上升最快的行业，其劳

动收入占比下降的幅度也最大。而且，市场

集中度的上升会进一步扩大拥有机器人（资

本）的企业与被取代的工人（劳动力）之间

的差距。若想要脱离这一困境，我们可能需

要重新制定数字经济时代的反垄断法。G20

国家的反垄断法大多着眼于国内，对于那些

以全球为运营范围的跨国企业反而无能为

力。  

G20 国家不要指望单靠全球化竞争就

能扭转市场集中度不断上升的趋势。根据

Andrew Bernard、Thierry Mayer和Gianmarco 

Ottaviano 对美国和欧洲市场的研究，国际贸

易对那些超级明星企业最为有利。各行业中

规模最大、生产力最高的企业搭乘全球化的

便车努力扩大自身势力，并迫使规模小、生

产力低的企业退出市场。最终，市场被超级

明星企业主导，而它们劳动力占比增速却在

下降。   

美国就是一个明显案例。美国孕育了许

多超级明星企业，但美国反垄断的监管者却

无法控制它们日益膨胀的市场力量。如果

G20 国家希望找到解决市场集中度的方法，

不妨从美国的失败中吸取教训。另外，与其

从零开始，G20 国家倒不如借鉴已有的较为

成熟的框架，例如“欧洲竞争网络”

（European Competition Network）。  

构建世界竞争网络的目的是为确立一

套法律框架，让那些跨国企业重返竞争环境。

世界竞争网络可能包括协同调查、执行决策，

并为如何在数字经济时代监察市场力量探

寻新的合作方式。  

过去，G20 国家只关注如何确保跨国企

业不会利用各国司法系统的差异来避税。但

如今，G20 国家需要扩大视野，统一认识：

若没有新的世界竞争网络加以制约，跨国企

业将继续从数字技术衍生出的市场中攫取

利益，代价却是牺牲普通工人的利益。（如

有侵权，请联系我们。） 

 

点评：1911 年，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被美国最高法院裁定为非法垄断，并由

此引发了一系列跨国企业与监管当局围绕

自身是否涉嫌垄断而进行的猫鼠游戏。进入

数字经济时代后，跨国企业躲避监管的手段

越发多样。如 Alphabet、苹果、亚马逊这样

的巨头公司有足够的数据资源来监控整个

市场动向，并会采取必要措施来保持自身地

位。例如，2014 年 Facebook 以 220 亿美元

收购了即时通讯应用公司 WhatsApp(雇员人

数不足 60 人)。如何限制企业在数字经济时

代滥用其市场力量成为摆在监管者面前的

一道必须解决的难题。 

  


